走在边缘 by 吴荣华











































































走 在 边 缘
吴荣华
159
观 察·阐 述 文艺研究 2013 年第 2 期
法，不能作为意象造型的标杆。
3. 媒材边缘。中国画在媒材上自成体系，笔、纸、
砚、墨的运用已相当纯熟，因此也受到许多的规范和
局限。我们习惯于用毛笔作画，对笔和墨的使用可谓
出神入化且津津乐道，用排笔作画很不自然，只用于
刷底色，因为有一个既成的笔墨范式。笔墨不仅是中
国文化精神内涵的载体，而且是精神内涵的一部分，
特别是文人画以来，笔墨被提升到一种精神高度，笔
墨本身展示境界，笔墨关系、笔墨结构的氤氲生成，
有了独立的审美价值，并形成审美心理沉积，这是中
国笔墨的一大特色，其难也在于此。石涛提出“笔墨
当随时代”至今，我们依然被程式化笔墨所囿。而在
油画，排笔的运用自然也很纯熟，特别是印象派之
后，对笔痕、笔迹、笔触也很讲究，是画面不可剥离的
一部分，在排笔的运用中显示出个人的才气、能力、
个性和情感，有很多效果具备笔墨的特殊感觉。因
此，工具材料在于用而不在于规定，有许多“笔墨”效
果可以相互启发，就如现代写意油画对中国“写意”
笔墨方式的借鉴。媒材的相互渗透和综合运用可能
使传统笔墨有了突破的可能。当然，这是一个险峰。
边缘是动态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认识能力
和行为能力不断提高，人们的视野越来越开阔，地球
成了村落，原来的大边缘已成了小边缘，原来的小边
缘早已相互渗透变得模糊，有的已无边可寻。边缘是
开放的，在许多学科发展中交叉已成趋势，边界的打
破势在必然。学科边界相互吸纳，优势互补，互为交
错，形成一个实验场。在这个实验场中，开放成为其
最基本特征，各种可能性在这里进行试验和论证。然
而走在边缘并未失却中心，处在边缘不是游离于中
心之外，而是中心内核的生机外显。对于中国画来
说，其中心内核便是中国文化精神，一种博大的宇宙
观、人生观，是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荣的“天人合一”之
道。人自在其中，包含着传统与现代、传承与创新的
品格。以此为中心，所有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百工伎
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传统文人画也是中心内核
生机外显的一支，是诗、书、画、印的边缘交汇与融
合，并由“文人士大夫”这样的特殊群体来完成，且一
支独秀，它反映中华文化特征，但不代表全部。而现
在这样的“文人士大夫”群体，已经失去原有的社会
背景和生活背景，走向消亡，取而代之的是“知识分
子阶层”——一个更大更丰富更具有包容性和创造
力的群体，这样的群体必然彰显其生机和活力，哪怕
一开始是野藤枝蔓。
随着时代的发展，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显现，艺
术生态更为多元化，边缘拓展有了更大可能，每个个
体实践者由于学术背景、艺术经历、个人喜好的不
同，其切入点各有不同。就是类似的背景经历，因机
缘巧合不同，也会显示出不同的个体生命特征，形成
巨大的丰富性和差异性。对于艺术家个体而言，艺术
生命只有几十年，不应过多地承担“体用之辩”的重
负，而应在这样的丰富性和差异性中充分发挥自己
的个性和创造力。
走在边缘是一种状态，像机敏的猎人，穿梭在茂
密的丛林中寻找猎物，这不仅需要体力、耐力和武器
装备，而且需要勇气和胆略，因为我们面对的不是简
单的猎物。
走在边缘，关注现实。现实是最为鲜活的教育，
一切真伪考辨都因现实的发展而变得清晰。在现实
的丛林中寻找合适的“栖息地”，经受“物竞天择、适
者生存”的考验。
走在边缘，关注自身。自身是中心的因子，带有
中心的属性，同时带着现实的烙印。在众多的丰富性
和差异性中找到自我，那是智慧的本源，也是艺术创
造的真谛。
（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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